
我的德国房东太太 

 

 

作者 叶秋怡 

1985 年 6 月，我来到慕尼黑北郊的小镇加兴，开始留学生活。

寻找合适住处不易，只得暂时先与三位中国学者合住在加兴公寓里。

两个月后，一对中国学者夫妇进修期满回国，我租下了他们租住的

房间。 

 



他们住在德国人家里，位于加兴科学园区北面的小村里，小村

叫迪特斯翰（中文直译就是“迪特的家”），有二三十户居民，其

中有几家是农庄主，是村周围农田的主人。691 公交车经过小村，

但是班次很少。村里没有商铺，有一个奶牛棚，亦出售鲜奶。 

 

在我搬去小村之前，同住在加兴公寓里的访问学者老薛劝我：

“那里太偏僻，你孤身一个女孩，住在那里，会有诸多不便，还不

如留在加兴与我们挤挤，这里中国人多，有个照应。”我很感激她

的关心，依然搬去了小村。 

 

房东家在村庄南端，隔着一栋房屋就是农田。我骑自行车上班，

沿着拖拉机路，穿过农田，来到河边，跨过小桥，就到了研究所，

骑车路程只需十五分钟左右。 

 

房东太太姓万楞恩，丈夫已过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斯图

加特工作，小儿子与母亲同住，在慕尼黑工业大学农学院的啤酒厂

里工作。 

 



房东太太是家庭妇女，生活来源除了政府的养老金外，就靠租

房收入。她出租的房价比较便宜，房客都是加兴科学园区的学者或

学生。曾有几位中国学者租住过她家，有的还与她保持着长期联系。 

 

中国留学生租住德国人家里，往往会有各种拘束。如果遇到德

国房东不允许在家烧中国菜，那就会非常不方便。然而，万楞恩太

太很宽容。她知道中国人习惯在家烧饭，在我房间的角落里放一个

小电炉和一些锅碗瓢勺，供我烧简单的中国饭。 

 

 

我卧室一角：小电炉，油盐酱醋和锅碗瓢勺，供烧简单的中国饭。 

 



这样的安排，避免了我过多使用房东的厨房，德国家庭妇女的

主要生活和工作场所就是厨房。而且，我也不会过分煎炸炒煮，把

自己的卧室弄得乌烟瘴气。 

 

如同所有德国妇女那样，房东太太总是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

地板擦洗得铮光闪亮。她不仅每月为我换洗床单。就连我的衣服都

交由她洗。她不让房客使用她的洗衣机，也不希望房客在盥洗间里

自己手洗衣服，担心晾衣服滴下的水会把地板弄坏。我尽量按照房

东的要求办，既然住在德国人家中，就得遵守他们的规矩，承受一

些不便。 

 

每天早上，我和房东太太在厨房里共进早餐，她早早地把奶油

从冰箱里取出，以方便抹奶油。早餐很简单：面包和奶茶。我们俩

都喜欢喝茶，偶尔喝咖啡。房东太太提供牛奶，我提供茶叶。我们

喝各种茶，最常喝的是英国红茶，有时喝中国绿茶和雏菊茶，在所

有茶中都倒入好多牛奶。 

 

房东太太的牛奶是用啤酒交换来的。她的小儿子在啤酒厂里工

作，每月能分到很多啤酒，却不爱喝啤酒。房东太太用啤酒与同村

的一位老先生交换牛奶，称他为“牛奶先生”。 



 

牛奶先生已经快 80 岁了，他在小村的奶牛棚里拥有两条奶牛，

能定期去取鲜奶。每隔一周，他提着牛奶小罐，走到房东家，送来

两公升牛奶。房东太太请他在家里坐一会儿，喝上一杯啤酒，再送

他四瓶啤酒带回家。 

 

 

我与房东太太在厨房里 

 

早餐时我与房东太太聊天，最初我只能讲英语。房东太太曾在

英国工作过，能讲些英语，她用德语夹杂着简单英语与我对话。这



样的早餐聊天，令我的德语词汇量迅速增加，德语口语进步很快。

没过多久，我们的聊天就以德语为主了。 

 

我在大学里曾选修德语为第二外语。来到德国之后，更努力地

学德语，还到加兴镇去上夜校学德语，却总不能用德语与人开口交

谈。搬到房东家一个多月后，我在研究所里开始用德语与同事们交

流，大家都惊讶不已。 

 

早餐聊天成了我和房东太太每天的重要事件。房东太太开朗活

泼，喜欢与人聊天，我与她很谈得来。我们讲各自的经历，讲家人

的故事，讲我研究所里的人和事。聊得兴起时，两人一起哈哈大笑。 

 

从早餐聊天中，我了解到不少德国历史和风土人情，还能与房

东太太倾吐烦恼，分享快乐，慰藉了我很多乡愁。 

 

房东太太从小在农庄里长大，喜欢种菜种花。她不仅在自家院

子里开辟了菜园，还在村外农田中有一块菜地，位于高压线架下，

呈三角形。因拖拉机开不进去那块三角地，农庄主允许房东太太和

牛奶先生在那里种些蔬菜瓜果。 



 

搬到房东家后不久的一个星期天，我跟着房东太太到三角地去。

我们先在周围农田里捡土豆，虽然大土豆已被拖拉机收走，地里还

剩下不少土豆。我把大大小小的土豆都捡进篮子，房东太太再把小

土豆扔掉，说那些太小了，只能给猪吃。 

 

房东太太在三角地里开始干活，我拿出带来的数学物理书，坐

在一旁啃读。阳光和煦，天高云淡，田地里静谧无声，不见人影。

房东太太悄悄地跟我说，星期天是应该上教堂的，我们在地里干活

不太好，可不要被邻居看到。 

 

房东太太算不上虔诚的基督徒，不过还是尊重教会，她曾带我

去教堂。那是十月里的一个周日，是个宗教节日。我们骑自行车来

到附近小镇的教堂，里面的座位几乎都已经坐满，我们俩只能分开，

坐在前后排的空位上。 

 

开始做礼拜了，牧师用德语布道，我听不懂，只能呆呆地坐着。

另一位神职人员举着一根长长的棒，一端绑个篮子，依次伸到信徒

前面，人们纷纷掏出硬币，往篮子里放。 

 



我身上没带钱，不知所措，扭头向坐在后排的房东太太看去。

她向我摇摇头，说她已经付了，我不用付。在骑车回家路上，房东

太太告诉我，她昨天把自家种的一个大南瓜送去教堂了，所以今天

不用付钱。德国的教会不仅接受政府的资助，还向信徒们募捐。 

 

房东太太还经常把收获的蔬菜瓜果送给农庄主，以示感激。她

对那位农庄主的心态很矛盾。既感谢农庄主允许她在三角地里种蔬

菜，又妒忌农庄主的富有。有一天，房东太太应邀参加农庄主家聚

会，回来后却对我抱怨，说：“他们什么时候都有钱，哪怕在二战

时期，也没有受到战争的苦难。” 

 

房东太太那一代德国人中大部分都深受二战的荼毒。她的娘家

原先在捷克的苏台德地区，那是德国移民区，父亲是农庄主。她给

我看少女时的照片，一位美丽的姑娘坐在草地上，远处是她家的农

舍。房东太太的闺名叫艾米，是家中长女，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

二战爆发后，弟弟应征入伍，没多久就战死了。 

 

二战期间，几乎所有德国海外侨民都支持德军的入侵。德国战

败后，德国侨民也受到惩罚。苏台德地区的捷克人纷纷向德国农庄



主报复，房东太太忿忿地告诉我：那些捷克人最坏。幸亏苏台德地

区被美军占领，要是被苏军占领，她们将吃更大的苦。 

 

美军将德国侨民遣送到纽伦堡。她父亲坐了一年多的牢，她也

坐了三个月的牢。在监禁期间，德国侨民们都垂头丧气，年轻的艾

米依然活泼乐观，常常说些笑话，活跃那压抑的气氛。 

 

监禁结束后，艾米全家在纽伦堡安顿下来，失去所有生活来源，

度日艰难。艾米四处奔走，寻找工作。打听到有招募护士去英国，

便去报名，前往英国工作。比起物资严重缺乏的德国，英国的生活

好多了。她不时从英国寄给父母和妹妹一些食品，接济家中。 

 

我与她聊天时，讲起我看到德国的食品供应这么丰富，很想念

远在中国的父母，希望父母也能享受这样的生活。房东太太很有同

感，她孤身一人在英国工作时，也有这样的思念。 

 

艾米在英国工作两年后，回到德国。二战后的德国，满目疮痍，

大批年轻壮丁在战争中死去，许多单身年轻女性找不到配偶。在一

个偶然的机会中，艾米遇到万棱恩先生，他是一个精细机械工，前

妻已病逝。年轻活泼的艾米嫁入万棱恩家。 



 

婚后，万棱恩太太生了两个儿子。十六年后，万棱恩先生病逝，

留给万棱恩太太的是两个未成年的儿子和这幢房子。 

 

万棱恩太太将部分房间出租，贴补家用。十五岁的大儿子辍学，

接替父亲，在马普研究所里当工人。成年后结婚，因儿媳要住在娘

家附近，举家搬到斯图加特。每逢圣诞节，房东太太与小儿子驱车

去斯图加特，与大儿子全家一起过节。 

 

小儿子上学时书读得勉强。成年后，先在瑞士当了几年工人，

房东太太四出张罗，终于给小儿子找到农学院啤酒厂里的工作。 

 

我住在房东家四年多，我们之间不仅是房东租客的关系，而是

亲如家人。房东太太比我年长 30 多岁，像母亲那样关心我。我孤

身一人，远离家乡，经常想念远在上海的父母和兄妹们，偶尔收到

家信，更引起思乡之苦。 

 

那天，房东来为我换床单，正好遇见我收到家信后伤心流泪，

便尽力逗我开心，她顺手把换下的一大包床单塞进我怀里，说：



“给你这么大的毛巾，足够擦干你的眼泪。”她的玩笑话，引得我

破涕而笑。 

 

房东太太不仅照顾我的生活，还包容我的粗心大意。使我在异

国他乡感受到家的温暖。有一天，我因做实验，忙到半夜才回来，

匆匆忙忙地做晚饭，笃笃的切菜声在深夜中传得很远。我却没在意。

第二天，住在顶楼的印度姑娘问我：“你怎么在半夜里还在切菜。”

那天，住在楼下的房东也被我的切菜声惊扰，她很宽容，没有任何

抱怨。 

 

1988 年圣诞节前夕，我前往瑞士苏黎世，要到好友家去过节。

那天我起个大早，准备乘 691 公交车进城去赶火车，怕惊动房东，

蹑手蹑脚地走到厨房去吃早饭。不料，房东太太还是听到了，立即

起床，不但陪我吃早饭，还坚持要送我。 

 

那天天奇冷，地上积着雪，我们一起走到汽车站，房东太太陪

着我等车，直到我上了车，才独自回家。后来她告诉我，那天她仅

在睡衣外披上大衣就陪我出门，冻得够呛。我听了很过意不去。 

 



1989 年秋，我家七妹来德国探亲，正好房东的顶楼空着，我

就租下那顶楼。第二个月我付房租时，房东太太只肯收我原来的房

租，把顶楼的房租退还给我。 

 

房东太太不仅待我好，待中国人都很友好，她帮助过不少中国

访问学者。加兴经常有中国学者短期来访，寻找合适住处不易。每

次我询问房东太太，能否接纳中国学者来她家短期居住，她总是尽

力帮忙。 

 

最热闹的时候，房东家一共住了四个中国人：两男两女，那三

位中国学者因进修期满后又获得延长或者考察期太短，一时找不到

合适住处。我与房东太太商量后，安顿他们住下。 

 

房东的半地下室里有一间卧室，窗口的一半露出地面，房间很

大，还有电炉和冰箱。此时正好空着，就安排两位男士入住。在我

房间里另加一小床，女士与我同住。 

 



 

我们在房东家前留影。我住在二楼房间，房东太太住在我楼下 

 

那段日子里，我们住得简陋，却过得很融洽。每天早上，四人

各自骑自行车上班，晚上回来，一起在地下室烧饭，晚饭后开始天

南地北的神聊，直到尽兴后，各回卧室睡觉。 

 

那年春节，慕尼黑中国学生会在中餐馆举办春节联欢晚会，我

们四人欣然参加。下班后，直接从加兴乘大学的校车进城。晚会在

晚上 10 点才结束。 

 

从城里回迪特斯涵不易，需辗转乘车：先乘地铁到终点站，再

转乘 290 公交车到加兴，还需骑半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回小村。深夜



里，我们四人骑着车，穿过冰天雪地的农田，一路上说说笑笑，真

是名副其实的洋插队。 

 

周末，我们宴请房东太太。加兴的中国学者老张也来凑热闹。

我们在房东的厨房里摆开阵势，大家各显身手，烧了一顿丰盛的中

国菜。房东太太对中国菜赞不绝口，大家吃得很尽兴。饭后，房东

太太兴致勃勃地带着我们，外出踏雪游玩。 

 

 

我们在房东的客厅里吃中国餐 



 

房东太太带着我们踏雪游玩 

 

房东太太喜欢吃中国菜，我也经常请她品尝我烧的中国菜，她

最爱吃的是鱼香肉丝。我和房东曾宴请牛奶先生和他的太太，主菜

就是鱼香肉丝。房东太太能烧很好的德国菜，很以为荣，还教我如

何烧德国菜。我虽然学了，可惜实践很少，终究没学会。 

 

我工作的 E16 研究所的人都知道我有一位好房东。1989 年底，

我将离德赴美工作。圣诞节前，我与两位博士一起举办博士告别庆

祝会。房东太太应邀参加。她是那么的兴奋，回来后告诉我，这是

她参加过的最好聚会。 

 



聚会上，我的博导教授与房东太太商量妥当，E16 研究所将长

期租下她家的那间房间，作为 E16 来访学者住宿。 

 

 

房东太太在我们的博士告别庆祝会上 

后记 

 

2003 年 1 月，我作为英飞凌公司的工程师，从美国出差到慕

尼黑。顺道访问了迪特思涵的房东家，13 年后重返故地，房东万楞

恩太太的小儿子已结婚，有了三个孩子。 

 

小儿子告诉我，近年来他的妈妈年老病多，已经住进养老院。

他为我接通了房东老太太的电话。我在电话里勉强用德语与老太太



通话。我告诉老太太，我已经把爸爸妈妈接到美国，与我同住。老

太太羡慕地说，“你现在能照顾爸爸妈妈，真好！” 

 

2005 年 7 月初我的妈妈在纽约上州病逝。一周后，收到房东

的小儿子的来信，告知：万楞恩老太太在五月病逝。他的信，更增

添了我丧母的悲痛。 

 


